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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两代特工
十面埋伏

咖啡屋会面17

虞水蓉是中统局卧底在日伪机关
的谍报人员，胡文轩是军统局的优秀特
工，而那个绝情男人——江静舟，是
189师的情报处处长，负责在上海为本
部收集日伪情报。三个感情纠缠不清
的人，如今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都
潜伏拼杀于隐蔽战线上，在不同的位置
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没有机会梳理过去的恩怨，也没有
时间纠缠往日的情仇，毕竟是在全面抗
日、一致对外的时期，身为军人，而且是
谍报人员的江、胡、虞三人心照不宣地
放下了前仇旧恨、个人恩怨，出色地合

作，共同征战于抗日隐蔽战线上。他们
相携相助，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当胡文轩在紧张的工作中，几乎淡
忘了三人间的感情纠葛时，一切事情也
在慢慢发生、发展、归于平静——江静舟
又离开上海，参加远征军赶赴异国战场；
虞水蓉身份特殊，在一次情报交接后，再
次神秘消失在他的视野中……

一直到了今天，风波再起。胡文轩
怎么都没想到，此生还有机会和江静舟
联手，搭救那个叫虞水蓉的女人！

这是缘还是怨？这份难言难解的
旧情网，难道此生要生生把三个人困
死、缠死吗？胡文轩忍不住仰天长叹。

无论如何，人是要救的！
“阿莲，我不管别人是何动机，也不

论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我只知
道，你如今落难了，我就不能袖手旁
观！我不但要救你，还一定要让你回到
我的身边！”

胡文轩喃喃自语般发着誓言，沉
浸于往事中的他一直处于恍惚状态，
直到副官陈玮进来走到他身前时，他
才被惊醒。

“老板，约定的时间到了，咱们现在
就出发吗？”

胡文轩点头，看了看身上的军装，
正犹豫着要不要换身便服再去时，却突
然想起上午江静舟来时着装严谨、高傲
自大的模样。

“哼！就你是将军吗？你这个飞扬
跋扈的家伙！”他在心中计较着。

“还是穿军装去赴约比较好！那个
狂傲的家伙一向爱以职业军人范儿压
人，无非是想显摆他在野战军中任职时
间比较长。那又怎样？一样的军装，一
样的军衔，谁又不比谁矮半头！对，还
是彼此戎装相见比较好，不能让那个狂
傲小子在气势上首先压我一头！”撇撇
嘴，冷笑着哼过几声，胡文轩认真整理
好仪容，看看镜中的自己一身戎装、满
脸正气的样子，很自得也很傲然，于是
信心满满地出发了。

踩着点来到约定的美琪咖啡屋，
看到江静舟的第一眼，胡文轩就懊悔
起来。

看来自己又棋差一着，不该穿军服
来见他！

一向爱着军装示人的江静舟今天
居然穿了一身便装，深褐色的皮质猎
装，衣襟微敞着，露出里面黑色的高领
毛衫，黑色的马裤束在长筒靴中，一副
跑马看花归来的慵懒模样。只见他斜
倚在沙发上，头微微抬起，一只手轻夹
着一根香烟，另一只手敲击着沙发，旁
若无人地沉浸在吞云吐雾的快意中。

这哪像是处在准备商讨救人大计
的危急时刻，他分明是一副懒散舒适的
休闲形象。

没法退却，胡文轩板着面孔走到他
的面前。

江静舟夸张地上下打量了胡文轩
一番，看着他戎装严正的模样，不由得
嘴角上扬，很有意味地笑了一下。

“你？！”胡文轩果然敏感，不禁皱
眉，“我可发现了，每当你江致远露出这
样怪怪的笑容时，准没好事！”

江静舟没理会他的揶揄，又伸头向
他背后看了看，只见跟随他进来的副官
陈玮和自己的副官许若飞一起，坐到咖
啡店门口的那张桌子上，不动声色地警
戒着。

“你又在找什么？”胡文轩不耐烦地问。
江静舟嘿嘿一笑，竟然露出几分孩

子气：“我在看你的身后，是否跟着卫
队、保镖、警卫营什么的？”

“江致远你什么意思啊？”
“看你如此威风凛凛，我还以为你

要带上大队人马来此施展你们军统
局的老套路呢！戒严乎？搜查乎？
干仗乎？”

“江致远！”
“不是我说你，文轩兄，我不过是约

你到这个咖啡屋来谈点儿事，你至于穿
成这样吗？哦，显摆自己是将军？穿了
这身皮出来专门吓老百姓的？唉，有点
儿夸张了吧，我的二哥！”他明明是戏谑
的语气，却故意做出一副痛心无奈状。

“够了！”胡文轩忍无可忍，“你有正
经事说吗？若在这里闲扯，我可没工夫
奉陪！”他做出欲走状。

“还是那么小气！不过是一句玩笑
而已！”话音未落，一沓东西已经递到了
胡文轩眼前。

（摘自《若爱重生·周旋1946》 纳
兰香未央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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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辛小丰遇险

小个子摇摇头。辛小丰用手电在
他脑袋上用力一敲，他哎哟一声，捂住
脑袋说：“我就是捡点儿废铜烂铁……”

“其他人呢？”伊谷春问。
小个子往水面上四处看。大家的

眼睛和手电的光束一起跟着他的视线
在水面上扫，突然，在一个暗角哗啦一
声水响，吓了大家一跳。伊谷春第一
个冲向水中，辛小丰也过去了，看到前
面一个人的头猛地沉进水中，没了。
估计刚才是憋不住了换气呢。留下一

名队员看守小个子，小丁也下水了。
水冷得直侵骨头。在巨大的基建水坑
中，他们三个人一字排开，往发出声响
处搜过去。

忽然，辛小丰的手电一闪，光源到
水里去了，他整个人没了。伊谷春一
惊，连忙叫小丁把手电照过来。水下有
一个黑森森的电梯井，辛小丰和手电都
掉下去了。天啊！伊谷春眼前一黑，仿
佛到处都是黑洞，他正要问辛小丰会不
会游泳，就看到水下的手电浮了起来。
辛小丰像鱼一样浮了上来。

伊谷春放松下来。前面那个人疯
狂逃命弄得水哗哗直响。这个工地上
的水下布满陷阱，太危险了，再追下去，
不是自己的人送命，就是这些该死的浑
蛋完蛋。伊谷春掏出手枪，大喝：“站
住！再不停我开枪了！”

水声戛然而止，但紧接着，水又开
始哗啦哗啦地响，那个人又开始奔逃。
伊谷春开了一枪，怒吼：“站住！浑蛋！”
一听枪响，那个人怕了，站在水中，束手
就擒。另一个浑身湿透、不断发抖地蹲
在车库出口转角处的家伙，也在小丁手
电的直射下，乖乖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专业的工地盗窃团伙，仅
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他们就作案十几
起，案值30多万元。这本来是他们年
关的最后一仗。三个人腊月廿八回贵
州的火车票都买好了。

把这三个人的材料写好，天已经蒙

蒙亮了。队员们都到协警宿舍睡觉去
了。伊谷春也疲乏至极，准备回楼上办
公室后面的休息间歇一歇。他刚踏上台
阶，却看到天井里，辛小丰蹲在哈修旁
边。他猜辛小丰是带哈修出去大小便刚
回来，却听到辛小丰附在哈修耳边低语：

“你要是马，现在我们就可以走……”
伊谷春突然想起来辛小丰想请假

的事。他又走下楼梯，哈修见到他，使
劲摇尾巴。转脸看到伊谷春，辛小丰站
了起来，准备离开。

“你还是要去拿小金鱼吗？”
辛小丰点头。伊谷春掏出自己的

车钥匙：“你开吧。”
辛小丰一愣，摇头，说：“不，我雇个

摩的。天再亮点儿，摩的就出来了。”
“你不敢开？”
辛小丰有点儿动心。他没有经过

培训，只是所里的司机让他开过车。伊
谷春知道他能开，但是，辛小丰想，即
使伊谷春不在乎他是否会毁了他的
车，可辛小丰自己担心，路不熟，此次
出行，他要把小金鱼完好无缺地带回
来，他不能出一丝差错。因此，辛小丰
不接车钥匙。

伊谷春说：“那小金鱼有那么重
要吗？”

辛小丰答不上来，他笑笑，低头拍
拍哈修的脑袋。伊谷春看了看，把车钥
匙放回口袋，转身上楼了。远处公鸡打
鸣的声音传了过来，尾音很长。城里是

不许养鸡的，但是，总有一些居民会偶
尔养几天，比如有家人生病、生孩子什
么的。回到楼上的休息间，伊谷春一边
听着鸡鸣，一边脱外套，但他忽然停住
了手。他心里有疙瘩，似乎每次拒绝辛
小丰，他都觉得自己不舒服，尤其是今
天晚上，辛小丰刚才差点儿把小命都搭
上了。

伊谷春在床沿上呆坐了一会儿，又
穿上外套，穿上鞋下了楼。辛小丰已经
不在所里了。伊谷春到后院跳上自己
的汽车。天快亮了，楼房、树木、围栏和
大道小路都渐渐清晰起来。辛小丰走
得很快，伊谷春追到菜市场门口，看到
他在张望着走，是在找摩的。伊谷春把
车开到他身边停下，按了按喇叭。辛小
丰回头，看到伊谷春在对他点头，邀他
上车。辛小丰还是有点儿反应不过来，
他以为伊谷春要回家，顺路带他一程，
而他不愿意，认为不如自己雇辆摩的一
路奔驰来得快。

伊谷春喊：“上来！我送你！”
辛小丰上车了。街道空旷，路灯刚

熄灭。空气中像充盈着蓝灰色的粉末，
颜色重一点的，就是街景和人物轮廓
了。伊谷春的车像猎豹一样奔驰着。
辛小丰看了看车的仪表盘，发现他竟然
开到了时速120公里。按这速度，到金
元岛用不了80分钟。

（摘自《烈日灼心》须一瓜 著 重
庆出版社 出版）


